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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学习的第一首乐曲是《对
手》，如果把乐曲的难度划分为10颗
星，它最多只有0.5颗星。然而这首时
长两分钟的曲子，孩子们练习了两年半
的时间。

“第一次合奏果然不出所料，的确
是不能听。”薛浩说，但总算是完整吹下
来了，孩子们很兴奋。

2021年 7月，“星之梦”管乐团作
为特邀嘉宾，参加厦门市中小学生器乐
比赛展演。现场观众一千多人，这是听
障孩子第一次与正常孩子同台，他们额
头冒汗、手脚发抖，非常紧张。

演奏时，老师们分坐在学生中间，
或用手在学生的肩头、腿上轻打节拍，
或用手在琴谱上指出要演奏的音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掌声爆发时，先

下场的薛浩躲在幕后偷偷抹眼泪，“想
不到如何描述心情，多年的酸甜苦辣，
任何语言都太苍白了”。

相比于舞台上的成功，孩子们身上
的变化更让人欣喜。语文老师王丽煌
观察到，平日里怯生生的孩子穿上漂亮
的演出服，站到明亮的舞台上，脸上的
笑容显得格外自信。他们骄傲地伸长
脖子，在观众席里搜寻父母的影子。

“音乐让孩子们懂得了热爱与坚
持，变得自信而乐观，也学会了自食其
力和感恩身边人。”陈莎茵说，如今“星
之梦”乐团时常走入社区、养老院公益
演出，常常座无虚席。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显示，我国14岁及以下的听障儿童总数
超过460万，是世界上听障儿童数量最

多的国家。过去，听障孩子普遍被认为
只能从事绘画、设计、烘焙等工作，而以听
障儿童为主力组成的“星之梦”管乐团的
出现，让这一群体看到了更多可能。

这背后，还有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十三五”以来，我国对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辅助器具、康复训
练等内容提供救助及补贴服务。厦门
市残联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残联为
92名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金
额达640万元。

陈莎茵说：“因为听不见，听障孩子
们的世界往往很小，能拓宽一点都弥足
珍贵。”而音乐，正为这小小世界推开一
扇新的窗户。也许听见世界对他们而
言仍然很远，但今天，他们的声音正被
越来越多人听见。 据新华社

网络剧《我的阿勒泰》近日播出后引
发社会关注。日前，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
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创作座谈会
上，专家认为，该剧将人文关怀与诗意画
面相融合，用真情实感打动观众，成为文
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优质样本。

《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
名散文集，由滕丛丛执导，马伊琍、周依
然、于适领衔主演，以生长在新疆阿勒泰
地区的少女李文秀和母亲张凤侠的生活
轨迹为主线，讲述她们融入当地日常生活
的故事。

座谈会上，专家认为，《我的阿勒泰》
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题材，采用生活
化叙事和散文化表达，生动呈现自然之
美和心灵之美。剧集既直面现实的矛盾
和困惑，又注重呈现蓬勃向上的精神力
量和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展现了乐观
豁达的生活态度。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现象
增多。在与会专家看来，《我的阿勒泰》
富于美感的画面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很
好地实现了“文学+影视+文旅”联动，对
于推动当地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具有积
极作用。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考古人员在法国中部
地区发掘的9个墓穴中发现了至少28匹
约2000年前的马匹遗骸。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
道，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所考古人
员在安德尔河畔维勒迪约发现这些马匹
遗骸。

9个墓穴中的两个被完全挖掘，其中
一个埋有10具完整的马匹骨架。这些马
匹呈侧卧姿势，头冲南方，码放得整整齐
齐。另外一个墓穴中只有两具马匹骨
架，但埋葬方式一样。

其他墓穴虽然尚未得到完全发掘，
但从中发现的骨骼显示，全部9个墓穴中
埋有至少28匹马。

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所考古人
员说，分析显示，已出土的那些完整马匹
骨架都属于4岁以上雄马，曾生活在公
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期间。它们死
后很快被同时埋葬。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马可能是在战
斗中阵亡后下葬，也可能是作为祭品被
埋葬。

本次考古项目负责人伊莎贝尔·皮
雄说，从这些马匹被埋葬的地点看，它们
可能与尤利乌斯·凯撒在公元前1世纪发
动的高卢战争相关。

法国先前曾在高卢战争遗址发现类
似墓葬，其中一处有一个埋有8名骑士及
其马匹的墓穴，另外一处在5个墓穴里埋
了总共53匹马。

法国墓穴发现
2000年前马匹遗骸

专家研讨《我的阿勒泰》：
展现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

在无声世界里在无声世界里，，开一场音乐会开一场音乐会

“一个敢学，一个敢教”

2023年12月27日夜，鹭岛厦门。
涛声伴着风吟，一场在五缘音乐厅举办
的音乐会唱和着夜的宁静。

《铃 儿 响 叮 当》《莫 扎 特 的 旋
律》……舞台上，独奏、重奏、合奏轮番
上演，动听的旋律在音乐厅萦绕。然而
这一切对演奏者们来说却悄无声息，他
们听不见旋律，也听不到掌声，如同一
场默剧。

这是“星之梦”管乐团的首场音乐
会。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望着台
上的孩子，陈莎茵无比欣慰，如果不是
六年前的大胆设想，孩子们或许无法发
现自己闪闪发光的一面。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招收6
岁到18岁聋哑、智障和自闭症孩子的

学校。2017 年，当厦门敦善交响管
乐团到学校公益演出时，一些听障
学生盯着金灿灿的乐器出了神。“他
们小心地触碰着，东看看西摸摸，可
能是从未真正‘聆听’过音乐，因而对
乐器有着强烈的向往。”管乐团成员薛
浩回忆。

孩子们眼中的热忱触动了陈莎茵，
她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孩子们
拜师学艺。

这在过去几乎没人想过。陈旭飞
是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但在27年的
教学生涯里，她从未给听障学生上过音
乐课，最接近的是舞蹈律动课。“聋哑儿
童可能擅长画画、舞蹈或其他职业技
能，但要推开音乐这扇门几乎不可能。”

听到陈校长的提议后，陈旭飞曾试图查
找有关“聋人乐团”的成功案例，得到的
结果是“几无先例”。

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敦善乐
团的老师。作为一支经验丰富的乐团，
他们教过形形色色的学生，但唯独这
次，大家一致觉得没底，“管乐器演奏对
于正常孩子来说都不简单，更何况是一
群听障儿童”。

尽管顾虑重重，但面对孩子们
炽热的心愿，大家还是选择小心呵
护，“先试试再说”。很快，“一个敢
学，一个敢教”，7 位敦善交响管乐
团的成员无偿担任授课老师，学校
老师协助沟通翻译，孩子们的“星之
梦”开始了。

一场共同点燃的圆梦实验

无声世界的大门，是老师们手把手
一点点“撬开”的。

“听障孩子只能靠人工耳蜗听到
一点点声音，更多要靠手去感知声乐
振动的变化，我就让他们把手放在我
的肚子上，识别腹部吹气吸气的节
奏。”薛浩说。

在吹奏圆号、长号这类用唇振动发
声的乐器时，孩子们就摸着老师的腮帮
子和管柱。当他们自己尝试吹奏时，再
靠记忆还原感知到的振动频率。

尽管想了许多办法，听力缺失仍是
一个难以弥补的障碍。参加管乐团的
孩子一半以上是重度听力障碍，仅仅是
把乐器吹响就难如登天。有的孩子急
于证明自己，却发现第一道关都迈不过
去，不甘心地跺脚大哭。

“他们不会吹气，我就拿一个瓶子，
让他们对着瓶口吹泡泡，或是对着纸巾
和乒乓球吹气，感受纸巾的飘动、乒乓
球的旋转。”小号老师李凡尝试了许多
办法让孩子们“看见”声波的形状。一
些孩子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后，终于
吹出了声响。

控制鼓棒的高低来控制音乐的强
弱，触摸乐器的振动频率来感受声音的
传导……在老师的带动下，孩子们学着

把身体当成一只大耳朵，用皮肤的触感
去捕捉流动的音符。

重度听障患儿郑伊铭是“星之梦”
乐团里的圆号手。圆号是公认最难吹
的乐器之一，加上因为先天嘴唇肥厚，
郑伊铭怎么也吹不响。后来，他学会攥
着一面小镜子，在课后，在饭桌，甚至在
床上……他每时每刻都对着镜子练习
嘴型，到最后嘴唇都磨得裂开了，终于
吹响了圆号。

在李凡看来，这些孩子虽然学得
慢，但却有普通孩子少见的“执拗”。“他
们必须要把一个条目吹对了，才进行下
一条，有时候好几周都只吹一个条目。”

日复一日，窗外的树叶换了一茬又
一茬。排练教室里的合奏声，总是会在
每周二中午准时响起。这是大家约定
的排练时间，哪怕在疫情期间，老师也
会隔着屏幕指导，从不缺席。

共同托举梦想的除了老师和乐手，
还有家长。为了照顾三年级的儿子林
一圻，高燕萍辞去了工作，每周二中午
准时出现在排练室，一起和孩子训练，
帮他指出音准高低。

“我就是孩子的耳朵。”为了帮助儿
子更快上手，高燕萍也买了一只小号，跟
着网上教程自学五线谱。“不期望孩子能
取得多高的造诣，开心是最重要的。”

一段无声世界里的美妙旋律

听不见声音，可以演奏吗？
2017年，一场公益演出在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落幕。演出过后，数十名听障孩子围上来，好奇地

注视着台上的乐器。看到孩子们眼里小心翼翼的渴望，一个“疯狂的想法”扎进校长陈莎茵脑海里。
六年后，一束镁光灯照亮舞台，这些孩子迎来了圆梦时刻。伴随着悠扬的长笛和低沉的鼓点，以听

障儿童为主力组成的“星之梦”管乐团，接连演奏了十余首经典曲目，在场观众有人听得沉醉，有人低头
抹起了眼泪。

这场有声交织着无声的奇迹背后，凝结了许多人的汗水与泪水。

““星之梦星之梦””管乐团在五缘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管乐团在五缘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老老
师通过敲击乐器为听障孩子提供节奏引导师通过敲击乐器为听障孩子提供节奏引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